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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宠剧将情感偏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惜以牺牲情节、人物和环境的

逻辑性、丰富性和真实性为前提。这些原本作为艺术作品的重要要素因为单一

而极端的情感逻辑的需要而丧失了合理性。从突然爆款到逐渐消退，甜宠剧自

身的发展逻辑，隐含着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即人们对高品质作品的需求越来越

强烈，渴望在荧屏上看到实实在在具有生活质感的艺术。因此，以甜宠剧为代表

的影视剧生产，不仅无法真正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更有可能在

当前电视剧行业纷纷转向现实题材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整个电视剧行业的

生产都应在理性思考和谨慎论证的前提下进行，尤其要避免过于浮躁的逐利心

态，避免因急于求成而粗制滥造，期待能够用专业水准和工匠精神打磨出真正的

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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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女性生命永恒的主题
■汤 嫣

■青推荐

甜宠剧之后，警惕“工业糖精”的泛滥
■杨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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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注女性成长、刻画女性群像的影视
作品颇受关注。在面对情感、家庭、职场等多重
考验时，女性群体如何完成自我蜕变，实现个
人价值，这其中迸发的励志与共鸣让影像充满
温情与力量。日前，根据亦舒同名小说改编的
都市女性成长励志剧《流金岁月》将“成长”这
一永恒主题融入当下的时代语境，从校园、家
庭、职场等多个维度，看都市女性在友情、亲
情、爱情中如何书写自我、展现魅力。

电视剧《流金岁月》以友情为切入点，串联
起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剧中的两位女主角家
境不同、性格迥异：蒋南孙家境优渥、聪慧美
丽，从校园走到社会，她在家庭的变故中逐渐
褪去稚气、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朱锁锁从小过
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她却目标明确、敢爱敢
恨，带着梦想与韧劲在职场中不断成长、在都
市中站稳脚跟。她们从校园时期建立的少女
友谊从未改变，在艰难的时刻相互帮助、同甘
共苦。电视剧以浓墨重彩的比重勾勒出这份
友谊的分量，保留了情比金坚的纯粹，让当代
青年女性的成长故事更加积极向上、充满正能
量。同时，《流金岁月》以差别化的人物形象和
鲜亮的色彩对比，为这对姐妹花塑造出饱满的
个人特色：校园中的蒋南孙长发飘飘、一袭白
裙，简单而纯粹；镜头一转，朱锁锁的出场形象
定格在红唇红裙的饱满色系中，明亮而绚烂。
恰如“白月光”与“朱砂痣”的形象设定，让两位
主角的形象瞬间深入人心，白玫瑰与红玫瑰散
发着不同的芬芳、怀揣各自的梦想，年轻女性
的荧屏设定不仅仅只囿于爱情，从未缺席、不
曾动摇的友谊更是当代都市女性成长的后盾
与动力，《流金岁月》从一开场便突出了“我成
功，她不妒忌，我萎靡，她不轻视，人生得一知

己足矣”这一主旨。
《流金岁月》的时间线从校园时期延伸到

职场之中，影像有了充足的叙事空间，深度挖
掘围绕着现代女性的爱情、友情、亲情，真实展
现她们的生活现状与成长困境，深化对现实的
思考和感悟。蒋南孙从小受到重男轻女的待
遇，长大后面对家庭变故，观众看到了温室的
花朵经受着外界的风雨，在家庭与感情的起伏
中，她始终未曾改变的，是对事业的执著和韧
劲、对建筑业的热爱和刻苦。带着这份初心，
她的成长影像才有亮点、有特色。同时电视剧
将视野拓展至蒋家三代女性，在她们身上体现
了不同的“成长”：家庭的变故让蒋南孙的奶奶
改变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令祖孙情谊升温；
蒋南孙的妈妈从不懂家务、只顾打牌的游手好
闲的贵妇，开始改变形象重新选择生活方式，
可见“成长”对于女性而言，并不限于某一年
代、某一年龄，而是永恒的主题。在朱锁锁的
故事线中，感情生活的精彩与热烈最为显眼，
但她却不过多在情感中沉沦，在职场中能够理
智而上进，同时坚守初衷与底线。可以说，《流
金岁月》将女性成长的讲述置于更大的格局之
中，在家庭、感情、职场多重压力与考验之下，
成长并不是一蹴而就、完美逆袭。她们就是无
数普通人的缩影，在奋斗过程中依旧有挫折与
不完美，而在不完美中再度起身出发。

影像将“流金岁月”立体呈现，岁月更迭向
前，沉淀的情谊弥足珍贵。在友谊之下的相伴
成长，映射出了现代女性需要跨越的考验、需
要挣脱的束缚。《流金岁月》刻画出了鲜明的形
象、饱满的自我，让女性的成长打破焦虑感与
传统标签，成长出属于自己的印记与色彩。同
时，剧集以更宏观的叙事空间、更长的时间跨

度，让个体的成长故事能够直击社会痛点、凸
显现实观照，引发观众更多的欢笑和泪水，让
带有正能量的价值观融入更多女性的成长，去
追逐“前程一片美丽的蔷薇色”。

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类型，影视剧一直以来
都将青年和青春文化作为荧屏的主流景观加以
展现。在众多以青年人为表现主体的电视剧中，
青春偶像剧又是其中极为重要的题材类型。值
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的电视剧市场在原有青春偶
像剧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一种名为“甜宠剧”的
题材类型。从2019年的《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亲爱的，热爱的》，到2020年的《下一站是幸福》
《时光与你都很甜》《冰糖炖雪梨》《致我们甜甜
的小美满》《传闻中的陈芊芊》《幸福，触手可
及！》，甜宠剧的热播已经成为2020年荧屏的重
要现象。一时间，“甜宠”“撒糖”“CP”等迅速成
为高频词而被广大网友刷屏。报告显示，2020
年优酷剧集中，甜宠剧成为“95后”女性观众的
首选，也同样受到广大男性观众的喜爱。有理由
认为，甜宠剧乃至“甜宠文化”已经成为当下影视
圈重要的文化现象，因此值得关注。

题材爆款与类型融合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里，甜宠剧无疑在荧
屏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猫眼近日发布的
《2020年度剧集市场数据洞察》表明，年度热议
聚焦于悬疑、甜宠、女性题材。2020年的社交媒
体平台上，多部热剧贡献出引发全民讨论的话题
点，如甜宠剧《传闻中的陈芊芊》《三生三世枕上
书》《我，喜欢你》，悬疑剧《隐秘的角落》，女性题
材剧《三十而已》等。但准确地说，2020年悬疑
剧虽然数量有所增加，但在热度上并不占有明显
优势，真正大火的类型仍然是爱情和古装电视
剧。事实上，甜宠剧的爆款既延续了以往都市爱
情题材剧的热度，也表现出了不同类型尝试融合
的新趋势，既体现为自身不同于青春偶像剧的独
特类型，还常常渗透到诸如古装剧等多种类型的
影视作品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审美。

顾名思义，甜宠剧以“甜”和“宠”为核心，主
要以年轻人的情感经历为主线展开情节叙事，着
重表现他们在恋爱中的种种细节，故事场景通常
发生在都市和校园中。2020年上半年，《下一站
是幸福》《时光与你都很甜》《冰糖炖雪梨》《致我
们甜甜的小美满》等甜宠剧的集中播出，都是以

“甜宠”外壳包裹的都市言情剧。在这些甜宠剧
中，“暖暖”“甜甜”“美满”“幸福”是其剧名中反
复出现的关键词，本质则是在一个纯粹而浪漫的

时空中构筑起一个近乎透明的世界，而不管外在
现实本身的复杂。比如《冰糖炖雪梨》虽然宣称
是首次聚焦冰上竞技题材的电视剧，但主要情节
并没有摆脱校园恋爱剧的模式，只是将青春爱情
融入体育赛事中加以展现。但即便如此，更多的
甜宠剧还是局限在男女主角的二人世界之中。
总体来看，这些剧集延续2019年甜宠剧的故事
架构与人设类型，但在迅速成为爆款的同时，也
暴露出了极大的同质化及制作粗糙的问题。

甜宠剧作为近一两年的题材类型爆款，已经
悄然渗透到其他类型的电视剧之中。在大量同
质化剧集扎堆出现的网络平台，《传闻中的陈芊
芊》的意外走红或许成为2020年度甜宠剧市场
中的另类。很大程度上，该剧的走红正是甜宠剧
突破自身原有模式，而融合古装、穿越，特别是女
性等多种类型的结果。当观众对大量雷同且无
脑的甜宠剧感到审美疲劳之后，《传闻中的陈芊
芊》依靠颠倒古代社会性别秩序的方式重新引起
人们对女性的关注。该剧的蹿红似乎指出了甜
宠剧在经历了前期爆款之后的新趋势，即不断摆
脱狭窄的恋爱剧而走向多种类型的融合。不过，
问题的关键不只是甜宠剧本身的兴衰，更是它在
电视剧类型市场中的定位。换言之，只有将甜宠
剧置于整个青春剧的发展脉络中考察，才可以理
解今日甜宠剧的题材类型和美学特征。

从青春偶像剧到甜宠剧

甜宠剧的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早期的青春
偶像剧。现有研究通常认为，作为甜宠剧的“前
史”，中国青春偶像剧的出现主要受到日韩文化
的影响,来自日本的趋势剧在引进中国后被当作
青春偶像剧播出。中国青春偶像剧虽然可以追
溯到《十六岁的花季》（1990）和《将爱情进行到
底》（1998）等早期电视剧，但真正在全国范围内
引起轰动的还是 2001 年来自台湾的《流星花
园》。尽管这部今天看来是典型的“玛丽苏”式的
电视剧，在当时俘获了无数少男少女的痴心。此
后的青春偶像剧在数量上逐渐增多，但在内容上
基本延续这种“玛丽苏剧”的人设，且较多受到港
台同类剧集的影响。这些青春偶像剧通常以平
凡的年轻女性为主角，但她们却可以轻易获得不
只一个优秀男性的青睐和追捧，最终在万千宠爱
中与心上人喜结良缘。虽然这些剧情在今天看

起来完全不切实际，但带有白日梦式的幻想却能
引发广大女性观众的自我代入，从而让她们获得
情感的抚慰。再加上此时电视剧有着观众满足
娱乐需求的重要功能，也就不难想象这类“玛丽
苏剧”流行的原因所在。

不过，这些过分沉溺幻想的电视剧很快就因
同质化而面临观众的不满和市场的淘汰。2007
年赵宝刚执导的电视剧《奋斗》讲述“80后”一代
人的的青春成长，从更多角度全方位地描绘青年
人的现实生活，这部电视剧因其突出的现实品格
而广受欢迎。《奋斗》聚焦几个大学毕业生面对工
作、情感与生活的各种遭遇，讲述他们如何在历
练中不断成长的故事。电视剧中的爱情与友情
都刻画出新一代青年人积极进取的态度和精神，
也改变了早期青春偶像剧矫揉
造作的风格。而以赵宝刚“青
春三部曲”为代表的电视剧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掀起了青春剧
的热潮。这时期的青春剧不再
局限于单纯讲述青春校园的爱
情故事，而是寻求与军旅、职
场、家庭、古装等多种题材的融
合，显示出较强的现实性和可
看度。

有趣的是，2010年以来的
中国青春偶像剧并未沿着这种
现实品格继续前行，而是在经
过“现实主义”的短暂繁荣后，
又回到了过于倚重偶像化和幻
想型的人设风格，并由此进入

“偶像剧2.0 时代”的甜宠剧模
式。其中有两种类型值得关
注：首先是伴随着青春片的火
热，《匆匆那年》（2014）、《何以
笙箫默》（2015）、《最好的我们》（2016）等剧试图
在怀旧中勾勒青春的倒影；再有是《微微一笑很
倾城》（2016）、《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2017）等
甜宠剧的热播。前者延续青春片的另类风格，以
怀旧的方式将校园描绘成纯洁爱情的栖息地，仿
佛爱情成了不可触摸而只能缅怀的东西；后者看
似摒弃了青春片的“狗血”剧情，实则进一步地抽
空爱情的所指，使之变成一种可以不依托现实而
存在的东西。相比于此前青春片中常见的“劈
腿”“堕胎”等剧情，甜宠剧没有太多的虐心，也
没有机关算尽的第三者，只有男女主安安静静地
相爱，仿佛除此以外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从这
些剧名不难看出，它们的重点无非是表现岁月静
好的安稳生活，也就是一种极端个人化的追求和
想象。然而，在这些表面上渴望获得单纯美好和

“小确幸”的背后，实则是人们难以直面当下现实
处境的焦虑。这些脱离现实基础而讲述浪漫爱
情的神话，不仅抽空了青春文化的内涵，更暗藏
着拒绝追问现实困境的态度——事实上，这也正
是甜宠剧内在的文化逻辑。但同时，我们更要警
惕这一现象所折射出的当前文化生产中的某些
倾向和症候。

甜宠剧不能沦为“工业糖精”

如果把2019年《亲爱的，热爱的》的大火看

作甜宠剧进入批量生产的诱因（因为某种类型剧
的蹿红通常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同类剧集的
集中出现），那么从突然爆款到逐渐消退，甜宠剧
自身的发展逻辑，已经隐含了观众审美需求的变
化，即人们对高品质作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渴
望在荧屏上看到实实在在具有生活质感的艺术，
而不再满足于那些编造出来的、脱离现实的、与
自身毫不相关的东西。

事实上，作为“2.0版的青春偶像剧”，甜宠剧
由于将情感偏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不惜
以牺牲情节、人物和环境的逻辑性、丰富性和真
实性为前提。这些原本作为艺术作品极为重要
的要素全部因为塑造单一而极端的情感逻辑的
需要而丧失了合理性。在剧中，我们看到了“爱

情”是如何支配起一个人
的生活，更准确地说，是如
何借助对爱情的想象建构
起拥有整个人生的幻觉。

《亲爱的，热爱的》虽
然借助电竞题材的
外壳讲述青春故事，
但核心依旧是高甜
度的花式开撩；《冰糖炖雪梨》看似多了“热血励
志”的元素，但也不过是为“冰糖CP”制造剧情；就
连口碑较好的《传闻中的陈芊芊》也没能逃出“为
爱牺牲”的俗套结局。这种不顾生活本身逻辑而
讲述的爱情神话，被刻意制造的浪漫氛围所渲
染，在不断“撒糖”之中而背离现实世界的规则。
甜宠剧在制造各种浪漫符码的同时，恰恰生成了
一种千篇一律的个性，它在讲述绚丽多姿又浪漫
纯真故事的背后，掩盖了其毫无意义可供言说的
苍白本质。简言之，甜宠剧与其说是在宣扬一种
纯真爱情的道德神话，不如说是人们面对苍凉人
生的卑微呓语。除非沉浸在一种真空世界的纯
爱狂想之中，否则就再无可能想象生存的价值。

不妨说，甜宠剧的魅力正在于建构一个完全
“脱离现实”的异托邦，从而尽可能地在其中幻想
呓语。然而有趣的是，尽管观众会不自觉地带有
自我投射式的情感体验，但几乎没有人会把剧中
的情节逻辑代入现实生活中去。人们清醒地意
识到自己仅仅是在观看与己毫不相关的“他人的
生活”，也是在无关自身现实的剧情中满足了自
己的“现实需要”。在广大追剧网友看来，他们对
于甜宠剧的追捧，乃是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毫无营

养的“工业糖精”不过是为了暂时满足他们寻求
浪漫的心理，或是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或者
说，正是因为现实生活的“苦”和“累”，才造就了
对与现实无关的“甜”和“宠”的巨大需求。甜宠
剧既然无法直面我们的真实处境，就干脆对此视
而不见，并且用不切实际的狂想来暂时性地麻醉
我们的神经。但问题是，在它看似暂时满足我们
需求的同时，却也只能令我们在现实面前束手无
策，甚至更加固化现实本身的丛林法则，而彻底
丧失掉反思的能力。甜宠剧如同一次大型情感
按摩，只能为充满压力而又无处排解的人们提供
中产阶级美学的催眠幻术，梦醒时分还是要回到
我们岌岌可危的生活之中。可以说，甜宠剧越是
浪漫，就越是折射出人们对现实的焦虑。不妨
说，甜宠剧的流行暴露出大众文化的某种不良症

候：宁可创造一种成功的幻觉，也不
愿直面人生的困境。

总之，甜宠剧的流行并非个案，
它强化了人们对个体欲望的追求，而
拒绝承认人的价值的创造乃是基于

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贡献，而非私人欲望的满足。
所以，当我们用“爽文”（甜宠文）来满足自己的
欲望，甚至暗含对现实秩序的抵抗时，却忘记了
这里的“爽”同样是现实生产出来的需求和体验，
而无法真正认清现实，更不会实现人的崇高价
值。无论如何，以甜宠剧为代表的影视剧生产方
式，不仅无法真正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文
化需求，更有可能在当前电视剧行业纷纷转向现
实题材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整个电视
剧行业的生产都应在理性思考和谨慎论证的前
提下进行，尤其要避免过于浮躁的逐利心态，避
免因急于求成而粗制滥造，期待能够用专业水准
和工匠精神打磨出真正的精品力作。

屈原的楚辞名篇《九歌》，萃取自
先民的祭祀乐歌，保留了原始的神话
素材，更饱注了诗人的个人情感。诗
中有生、死、太阳、河水和云，还有恋爱
的男女，甚至还有山谷的回声。

2020年初，《九歌》带给我宽慰与
信心，也引起我新的创作念头。因为对
神的注视，实际建构了先民的自我，呈现
出他们突破恐惧、与“灾难”“死亡”等对
象交流的意图。屈原则以幽奥瑰丽的
语言、高亢孤傲的气质，将其深情昭
示。这种“对话”“突破”的强烈意志，
成为话剧《九歌》创作的开端。

写作之初，我曾理所当然地写着
古代故事。但最终，我接受了来自屈
原的浓烈的超现实思想，原诗的大司
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山鬼、河伯
等哪里是什么远古神祇，分明是出现
在当代的你我。于是，我将古今同
台呈现，并尽可能地保留原诗中意
识空间的快速流动、甚至跳跃的特
征。话剧每一幕都分别用两场戏构
筑两条叙事线索：少司命、湘君，两个
女孩从索取、仇恨到相互理解；另一
重则用众神的死亡驱动全局，在王与
神的争夺中，人间灾难无休止地贯穿，
直到人不肯停留，奋力向前，重启新
生。而连接两个时空的，是爱人之间
的誓言：永不分离。

话剧《九歌》写于疫情期间，事实
证明，无论东西南北、无论贫穷富有，
全世界能因为同一原因而情绪共振。
相比日常生活，可怕的病毒反而更具
连接所有人类的能力，最大程度地激
发共情，在特定的时候形成一个共同
体。这个巨大的共同体，名字叫“恐
惧”，它带来的首先是分离——不仅有
可见生命的消失，还有心灵之间的隔
绝。面对病毒正面攻击的同时，也应
该考虑到心灵隔绝所造成的次生灾
难。后者更具破坏力，更长久，也更容

易被忽视。比如，面对恐惧，人太容易
屈下双膝、停下脚步，把命运让渡给
未知的黑暗——自私的逃避、凶残的
抢夺都会出现。但是，当人性的阵地
后撤到无可退却，最后的人性根底，
一定是“前进”。即使剧中的神盲目
地沉迷于自我，但人始终能克服恐
惧、拒绝诱惑，重启追求的脚步。甚至
在前进时，人也没把神排除在“连接”
之外。灾难带来的痛苦，本身就是人
们前进的原因。

我从未想过话剧《九歌》能排演，
当时仅仅是我自己真的需要写它，因
为在巨大灾难的冲击下，我是多么希
望写一个饱受苦难的弱者不必受到指
引，依靠人性去突破困境的故事。再
强大的力量也会不堪一击，这是定律，
而人间真正可贵的是：以残缺的我，拥
抱残缺的你，彼此理解、携手前行，这
比“神的降临”还要神奇。

当然，这种“无目的”也使剧本有
些任性。比如，我尝试只保留人物关
系变化那一刻，试图使每场戏之间出
现一种谜面与谜底的观感。比如在角
色身上埋藏秘密，以营造危险感；再比
如把夜店、求婚、游乐场、病床、杂耍演
员等元素排列在一起……我以为这些
都会成为搬演的巨大障碍，没想到，进
入排练场后，它们中的一部分反而成
为戏剧情境的决定性瞬间。我只是提
供了人物关系，但这些元素散射出的
想象，带来了想象空间，丰富了此剧的
全貌。

有人用在大海中游泳来比喻莎士
比亚——“我喜欢它，我知道它是好
的。但是，实在很抱歉，我不想进入”。
对我而言，楚辞《九歌》和当下时代其实
也是这样。一个太古老，一个太切肤，
令人向往，也令人恐惧。但我闷头跳了
进去，试图亲手拍击属于此时的浪声，
一如话剧《九歌》，这细小的一串浮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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